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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棄千萬豪宅，選擇負債千萬

建築師謝英俊在災區活出精彩人生
撰文者：鄭呈皇 
豪宅華服美酒是多少人的夢想，但謝英俊卻為實踐自己的理想而拋棄了。這個中年建築師是如何看破這一切，選擇幫窮人蓋房子……

擁有豪宅、華服、美酒是多少人的夢想，但人生半百，卻從擁有千萬豪宅到負債千萬，夫妻離異、孑然一身，這是曾經在竹科風光一時的建築師謝英俊，為了他心中的理想，走了一條反方向的路。

年輕時的謝英俊是竹科第一批建廠的建築師，一九八二年，竹科剛開發，二十八歲的謝英俊開著車在園區裡繞，看到整片黃土飛揚，「那代表的就是商機。」他心想這個機會難得，不久後就在竹科旁設立事務所，積極爭取承包廠房，一個接一個蓋，十年內總共蓋了不下二十個，漢磊、光磊等都是他的客戶。那是他的黃金十年，一年營收一千五百萬元，最高紀錄，手上同時握有超過十億的工程款。那時他華服穿戴，出入進口車代步，透天厝幾棟外加傭人伺候。

人生的轉折點，在五年前出現，那一場改變許多人生命的九二一大地震，也改變了謝英俊的人生路。

十二月初，南投日月潭飄著細雨，沿著湖邊的兩旁建築物高聳，把湖包圍中間。

反方向的路
災區蓋房子五年，越蓋越窮

難以想像五年前九二一大地震，曾將這裡震成一片荒蕪黃土。五年前那一天(九二一地震當天)，謝英俊開著吉普車來到這裡，滿目瘡痍的景象讓他雙腿顫抖，不自覺跪在地上，震懾的景象在他眼前展開，「我能為這塊土地做什麼呢？」是他當時心裡的聲音，聽從這個聲音，當大家逃難似的往都市寄居，他卻從反方向趨前，到災區幫原住民蓋房子，一待就是五年，而且越蓋越窮，甚至還積欠工作室員工薪水。

五年時間過去，山林再次綠意一片，順著山路到日月潭旁的伊達邵(編按：邵族的部落)，三十幾戶房子靜靜躺在山坡上，每一戶都是謝英俊和邵族居民合作完成。從地震第一天就到這蓋房子，現在他和工作隊同事共蓋了兩百間房子，遠看遍地山林與群房，「我很富有啊，住的可是豪宅。」謝英俊笑說。

謝英俊口中的豪宅，外牆由竹片夾著錫箔外加輕型鋼筋支撐，斜屋頂的竹子參差的延展，上面罩著黑色鐵皮，房子裡的辦公桌是由磚頭疊成四個腳撐起一塊大木板，桌上一盞白色生鏽檯燈是從災區撿來，轉開關還會發出「喀、喀」聲。

他興建的房舍除了符合環保綠建築外，也像ＤＩＹ家具，除了地基外，居民幾乎可以自己組裝，例如外面的竹片壞了，就可以自己去找竹子補；屋頂的鋼樑有損毀，也可以訂做一個一樣的拴上去。更特別是二十坪只要二十萬元，一星期完竣，「所以很適合那些沒錢的災民。」他的同事鄭空空表示，後來從竹林房研發成木板房到最近的泥巴房，價格一樣便宜。

之所以設計簡單易組的房屋，是因為謝英俊來到災區發現，許多居民災後一貧如洗、無屋可住，想賺錢卻又無事可做，加上政府補助款還未核發，因此當下他就覺得可以發明「協力造屋」的方法，讓居民參與一起蓋房子，如此既省下找工人的錢壓低房價，又可以讓居民有工作可做。「我不能接受台北一棟房子起碼要好幾百萬，許多人都買不起，其實每個人都應該有住的權利啊！」謝英俊激動的說，即使他現在還有房子在北部，回台北也都不住自己房子，寧願去朋友家窩小公寓。

舊思維重整
四十根木頭，蓋十坪耐震屋

但問題來了，要如何讓一個房子蓋得簡單而且不懂工事的民眾也可以捲起袖子做呢？對他而言，是從螺絲釘裡重新找學問。

他花了一、兩個月時間，在災區搭帳棚，自己和同事畫設計圖，然後上山砍竹、削木板，不斷試做。「複雜的房子很好蓋，但是簡單的房子則苦啊。」他舉例，過去學的建築知識，告訴他要把兩根垂直木頭固定，就是利用卡榫固定即可，但是如果只用幾根木頭就想撐起屋頂，這方式一定會垮，因此他光用研究卡榫外加螺絲固定就花了一、兩個禮拜；此外，鎖螺絲到木頭上還要注意木頭龜裂，因此他還為了哪種尺寸的螺絲載重最大卻又不會讓木頭龜裂，反覆試驗不下百次，終於研發出約四十根木頭做成十坪左右的房屋架構，而且絕對耐震。

然而，當他蓋完房子實體模型後，信心滿滿地發出通知，邀請當地居民來看，但居民普遍反應卻都是「這會不會容易倒啊？」甚至當著他的面問：「你是不是騙子？哪有這麼便宜的房子？」當時和他一起工作的建築師黃鏡全回憶，那時常常辦說明會，卻多是無疾而終，而且其他營建商也對謝英俊這種「打破市場行情」的做法不滿，除了當面威脅他，甚至就堵在居民前面對著說：「如果給他(謝英俊)做，你們最好小心一點。」

浪漫又實際
為了理想，又接起賺錢案子

但謝英俊不以為意，還是挨家挨戶拜訪，讓他們知道自己房子可以住上一百年沒問題，一邊也先蓋工作室實地住在裡面；終於從沒人登門拜訪，漸漸地腳步聲多了，居民的疑惑才降低。

接踵而至的問題是，這些居民願意「以工代賑」，但基本的材料和設計費，還是要一、二十萬元。謝英俊只好自己掏腰包，賣自己北部的房子先墊重建的開銷，他當時浪漫的認為蓋完房子，政府的補助經費總會下來，許多原住民也都信誓旦旦去打工還錢。

但五年過去，先行支付一、兩千萬的工程款都還沒回收，「而且裡面七成大概都是呆帳。」謝英俊說，到現在政府核下來的補助款有限，有些拿不到補助款的居民，謝英俊還會寫信去告政府，「他們這樣欺負弱勢太可惡。」他說，現在的他也兼當民眾的法律顧問。

然而即使居民拿到錢，也多會先解決民生需求，所以幾乎每一戶都還欠謝英俊錢。「所以我這幾年只要蓋完房子，就比較少過來拜訪，怕他們以為我要來收錢。」他補充，看著一家五、六口擠在一個雙人床外加一條發黃大棉被，想一想也就不急著收這筆錢。「但我畢竟不是慈善事業，還是得維持生活。」他為了繼續推動協力造屋理念與還清銀行負債，現在他又開始接一些容易拿錢的案子。

謝英俊骨子裡的性格浪漫又實際。這可以從他當初在竹科幫忙蓋晶圓廠同時，也以新竹文化協會理事長身分，帶著環保團體突擊污水處理廠，並屢屢和當地廠商有激烈衝突。黃鏡全形容他是無可救藥的理想主義者，否則為何要到山裡幫助這些弱勢，而且準備待到老死。

當年，隨著經濟條件越佳，許多公司老闆都希望把自己的總部蓋得很華麗，這違背了謝英俊蓋房子講求簡單的原理。令他印象深刻的一次是，同樣規畫一棟科技總部，自己三十億可以完工，別人比價要五十億，原本以為自己勝券在握，但結果一公布，謝英俊卻落選。他找來這位大老闆一問，才知道對方希望自己總部可以蓋得漂亮，最好有個挑高又有小橋流水的空間，「才不會丟臉啊。」對方董事長這樣說。聽到這個答案，謝英俊不以為然的回答：「要蓋的究竟是公司還是賭場啊。」因為理念不合，加上他覺得錢也賺夠了，從此之後他就漸漸不接科技廠房的案子，只接公共工程。

然而距離上一次賺Easy Money(輕鬆賺到的錢)，已經二十年掠過，似乎就像一場快要淡忘的夢。

謝英俊說，他看過許多當初一股熱血要和他一樣待在山區幫助居民造屋的年輕人，拿著一袋衣物就往山上衝，但最快一個月就撐不下去。連最簡單的自己種菜、洗衣服都不習慣，還要忍受晚上沒有夜市可逛、電視可看，「真正受得住的沒幾個。」他說現在工作室有七個人，人來來去去，真正留到現在的只有三、四個。

留不住的還有他的婚姻。二十多年的婚姻就在他來九二一前夕斷了，前妻要求他在事業與家庭間做選擇，謝英俊顯然轉身離開家庭，這決定不但輸掉愛情，更讓他因長年留在山上，而和兩個小孩少有聯絡，「某種程度說，我是個不負責任的父親。」他局促地說著，現在小孩頂多一星期通上電話。

赴一場盛宴
雖然物質缺乏，卻歡喜自在

當同期的建築師現在都衣錦還鄉，開起大事務所當老闆，問為什麼他卻寧願跑來山林看星星，幫災民蓋房子，身邊只有四隻土狗伴著？謝英俊想了很久吐了一句：「為了做想做的事啊。」輕飄一語交代前半生，但這需要多少勇氣？

年輕時他為了賺錢，一天可以工作十二小時；現在中年了，髮漸疏且斑白，為了實踐自己的理想，將赴九二一災區重建當成是赴一場盛宴，雖然物質匱乏卻歡喜自在。他說：「複雜不好，簡單安足。」

人生的精彩要用何種標準衡量？在謝英俊身上，我們看到不同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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